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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屆五虎崗文學獎小說組首獎：找死  
瀛苑副刊

 

五虎崗文學獎介紹：

 

  為培育本校創作人才，「五虎崗文學獎」創辦至今已滿25屆。在五虎崗階梯旁豎立

的五虎碑上，即載明其取義，摘錄如下：莘莘學子，自「克難坡」進入校園，經五育

之薰沐，卒業之時，當如虎添翼，自「五虎崗」上展翅高飛。文學院主辦多年之全校

性文藝創作，「五虎崗文學獎」即取義於此。

 

 

 

找死

 

文侯貽馨（中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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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的開場接續他的睡前儀式，他正忙著複習床上那個像地圖一樣攤開的女人，所有的

交通簡約成一具粉紅而溼潤的吸塵器軟管，他整個人都被吸了進去，偏偏在衝上天堂

的前一秒他猛然僵住，發現自己變成一隻巨大的蠍子。

 

「怎麼了？蠍？」女人的手貼著他的胸，似乎並沒有意識到他的胸膛已化作分節的腹

部，並且鍍上淡褐色的硬皮。

 

他想開口，才驚覺自己的嘴被移到腹面前腔的位置，正對著女人的心臟。

 

「你到底要不要動啊？」女人不耐煩地抱怨，促使他的視線往下墜，看見自己的生殖

器官像吸管一樣插在女人的洩殖腔裡。洩殖腔聽起來完全是生物課本裡的名詞，他這

才意識到女人也不再是女人；她正從下半身開始變形，從皮膚深處湧出淤血，接著硬

化成殼，迅速包裝成一隻通體烏黑的母蠍子，瑣碎的足從硬殼邊緣擠出來，一隻隻凌

空揮舞攪拌著動情的氣味。

 

母蠍子會在交配時把公蠍子吃掉，他的大腦拼命散發警訊，即便是在夢裡他依然擁有



常識。他急著想要拔出生殖器官，要是再快一秒鐘他就可以脫逃，可惜他把那一秒鐘

拿去尖叫了，當然他什麼聲音也發不出來，除了自己和身下那隻母蠍子窸窣的磨蹭

，以及腦門上傳來津津有味的「咖滋」聲••••••他正被一口一口地拆吃入腹。

 

「啊──」

 

「沒事了，蠍，我在這裡。」幾隻鑲滿水鑽的手指駛向他的胸口，甲殼般堅硬的觸覺

逼得他驚跳起來。

 

「我在幫你畫指甲，才畫到第三隻你就醒了。喏，你看，今天幫你畫的是蠍子糖口味

。」

 

女人托起他的手展示給他看，右手上有三片指甲已經畫上黑色蠍子的圖樣，再刷上半

透明的瑩紅色指甲油，像美國出產的蠍子糖濃縮版，曾經有人送過他這種耍噱頭的糖

果，光是聽名字就難吃得不可思議，一隻毒物泡死在糖漿裡是為了表達什麼，甜蜜毒

藥嗎？那倒挺適合用來形容他，大家都叫他蠍子，這個別名是某一任床伴替他取的

，他向來明白自己有種邪惡的魔力，女人一中了他的毒就會對他死心塌地。

 

「剛剛差點在夢裡死掉。」他從床頭櫃上摸出香菸和打火機，女人膩在他懷裡替他點

了火。

 

「你夢到什麼？」

 

「做愛做到一半兩個人都變成蠍子，跟人一樣大的蠍子喔，然後，然後妳把我的頭給

嚼爛了。」

 

其實這個夢他做過無數次，只是女主角不同罷了。

 

女人噗嗤一聲笑得很媚，並接過他的菸吸了一口。 他從側面偷偷望著女人，他酷愛

欣賞瓜子臉的女人抽菸，每一道精緻的下巴弧線都讓他想起了母親。是從什麼時候開

始，母親的輪廓漸漸稀釋成薄弱的V字形？小時候他的個子還不及家裡餐桌高，母親

就經常對著他吞雲吐霧，他仰望著母親點菸時內歛的下巴，在垂胸長髮間若隱若現

，這麼美的女人好像不應該是他的母親。究竟是怎麼回事，後來他居然連母親的名字

都忘得一乾二淨？

 

「你知道我的名字嗎？」女人把菸餵給他，他聳聳肩，突然感到沒趣，便把菸捻熄在



床邊的空啤酒罐上。

 

「叫我巴黎就好了。」

 

「巴黎？」他翻身壓住她，笑得促狹，薄被滑落至腰際，「嗯，那是個好地方，我想

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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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經很久沒有打掃了，住了二十年的房屋像顆腐壞的內臟，被生鏽的血管神經制伏

在長巷盡頭，他總是嗅到一股沉甸甸的腥味，這讓他反覆憶起自己喘不過氣的童年。

 

「上班要遲到了，我得去找件衣服穿。」

 

曾經有個女人，天曉得是一個還是好幾個，她們輪番親吻他的鼻尖從床上溜下來，披

著被他扯掉鈕扣的襯衫、拉壞縫線的T恤，開始在他家裡翻箱倒櫃，最後溜進了他母

親的房間。

 

「別進去裡面！」

 

「這是你女朋友的房間嗎？我能不能開一下衣櫃？」

 

「幹！限妳三秒鐘之內給我滾出來！」他將手裡的空酒瓶砸出去，飛濺一地的玻璃碎

片割傷了整間房子，滲血的頹敗、逸樂，這就是他存在的風格，再割幾次也不會有什

麼不同。

 

女人嚇壞了，默不作聲地抓起外套離開。他再一次確定自己是一隻爬不出容器的蠍子

，未知的恐懼黏膩襲來，就算把這棟房屋的鋼筋水泥全部摧毀也一樣，他只能困在糖

漿裡逐漸凝固。他的人生似乎只剩下被人驚呼十秒鐘的價值，就像蠍子糖。

 

他一直覺得自己也在尋找什麼，他常常在家裡像遊魂一樣走來走去，一天至少要檢查

床底兩次，把所有的抽屜都拉開過一遍，書報堆必須時時翻動，但他始終想不起自己

要找什麼，也許是找死吧，死了最好，死了就不用找了。

 

房子是母親留下來的，她的所有物維持原樣擺放，化妝品也不知過期了多少年，瓶瓶

罐罐裡已經養出了腐植質；衣櫃是鎖上的，他從沒想過要打開它，那具頂著天花板的



直立式衣櫃僅剩下裝潢的功能，像口棺木封存了母親的衣物和一生。

 

就在他的身高剛好搆到門把的那一年，母親完全放心地把他丟在家裡，一出去就斷訊

好幾天，甚至養成出門不帶鑰匙的習慣，每次回家總是醉醺醺地嚷著要他來開門。

 

「小安，開門！我是媽媽！嘻嘻••••••媽媽愛你喔。」

 

小小的他已經懂得該怎麼做，只要默默拉開門栓，讓門外那個麻糬一樣的女人「啪搭

」一聲黏在他身上就行了，長大衣如貼紙般浮貼著母親纖瘦的身軀，他不禁替母親覺

得冷。

 

「給我ㄧ杯酒我就跟你走嘛，我還要喝，我沒有醉啦••••••」

 

依照慣例，她跌進沙發，對著不存在的男客媚語嬌嗲，並且因為全身發熱而解開上衣

，像隻渴水的魚不停吐著氣泡，似乎不趕快往嘴裡灌點酒就會死。

 

他跑去房裡抱出一疊毯子披在她身上，這個美麗的女人仍在叫囂，他不理她，逕自爬

上高腳椅從櫥櫃裡找出成藥，倒了杯水回到客廳。母親已經踢掉高跟鞋歪歪扭扭地晃

進房間去了，地板上一路都是濕淋淋的腳印，步步下陷的寂寞。

 

「媽？」

 

他順著腳印找到了母親的下一站，她把自己捲成胎兒，睡在敞開的衣櫃裡，散亂的衣

物埋住她全身，看上去像是一座前衛的墳塚。沉潛在羊水般無憂的世界，這就是母親

回家的唯一意義，徹底的不負責任，永遠和他隔著一層煙霧和無數酒嗝的距離，然而

他卻是那樣深深愛著母親。

 

誰也不准碰那個衣櫃，因為母親睡了，他總是相信在歷經一場飽和的睡眠後，母親會

宛如新生，踏出衣櫃時渾身散發清新的木頭香。

 

那年他九歲，職業是豢養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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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愛時候他還是會去上課，他是數學系大三的學生，微積分教授特別喜歡他，每次

和他閒聊總是笑得聲若洪鐘，甚至在研究室裡替他開闢了一個專門座位，歡迎他隨時



過來走動。其實他只是想和教授混熟一點好拿分數而已。

 

第一次見到周庭庭就是在研究室，她提著排骨便當推門進來，喊了一聲「爸爸」。他

和教授同時抬起頭，眼前的女孩清純甜美，潔白上衣、打摺的制服裙、單調的馬尾和

釘滿別針的書包，一副隨時等著被蹂躪的樣子，他惡毒地想。

 

高中女生幾乎都是一個樣子，周庭庭當然也不例外，偏偏這女孩他越看越覺得面熟

，多看幾眼之後莫名地心虛起來，也許她那張清清淡淡的臉孔與他枕邊的女人相似吧

！可是想想又有點不合邏輯，他有嚴重的慾姊控，向來只喜歡比自己年長的女性，外

型也多以濃妝艷抹為上選，像周庭庭這種只能牽小手數星星的等級通常是直接跳過。

 

有天教授問他：「蠍子，你不是在當家教嗎？要不要多收一個學生？我女兒問你能不

能?她數學。」

 

他想也沒想就答應下來，語氣裡涎著狩獵的慾望。「喔，沒問題。」

 

周庭庭和他約在咖啡廳見面，還是那副乾淨到令人窒息的學生氣質，數學課本、筆記

、參考書樣樣備齊，他則是赤手空拳就上陣。他翻翻她的課本，發現她寧願畫一整頁

的塗鴉也不肯認真算一道習題，就連他用風趣的口吻把象限當成四格漫畫來演出，她

仍舊東張西望哈欠連連。上過幾次課以後他忍不住問：

 

「怎麼不約在家裡上課？咖啡廳人這麼多，妳都不專心，我還得花錢請妳喝卡布奇諾

欸！」

 

她將咖啡上的鮮奶油鏟起來，小口小口地抿著，聲音也甜滋滋地融進鮮奶油裡去。「

我ㄧ個人住，你要來嗎？老師。」

 

「怎麼會一個人住？」

 

「我唸藝術學校啊，在山上，自己租個房子比較方便。」

 

「喔，難怪沒人盯妳算數學，老師下次就去妳家突襲檢查！」

 

她似乎很滿意這樣的玩笑，毫不考慮地從包包裡翻出家裡的備份鑰匙塞到他手中。「

好啊，你想來就來。」

 



他有些尷尬地把那支鑰匙合在掌心裡，努力想笑得輕鬆。「好啊！妳最好拿十張及格

的考卷來贖妳的鑰匙！」

 

但是他從來沒有去過周庭庭的小房子，倒是周庭庭侵略過他家好幾次。

 

那天他一如往常在咖啡廳裡等她來上課，才踏進店門口沒多久，竟發現十幾坪大的店

鋪裡就有兩個和他有過關係的女人，一個坐在角落一個在等洗手間，兩人都忙著講手

機沒注意到他。他懷疑她們正在通話，數落他的始亂終棄、放蕩背德，他緊張起來

，覺得腸胃好似一團黏土被搓圓捏扁，午餐吃的五更腸旺從胃裡臭到喉嚨，他連忙奔

出咖啡廳，對著排水孔哇啦啦地吐了一地。

 

「老師，你還好嗎？」

 

周庭庭背著後背式的大包包朝他走來，高挑的身形因而顯得稚氣許多，她必須使用這

種大容量的書包，才裝得下舞衣和舞鞋。

 

「哈沒事啦，我們進去上課，嘔──」

 

她一把拉住他就往大馬路上衝，他暈頭轉向地跟著她跑，抱著肚子猛發冷汗，一邊繼

續狂嘔。她帶他去看了醫生，再陪他回家休息，多虧她的堅持，不然他絕對不會去醫

院，他最討厭聽醫生教育他少抽煙少喝酒之類的屁話。

 

他拉了一整天的肚子，吃過藥便昏睡了七八個小時，再次睜開眼睛已經是半夜了，非

常飢餓，並且情緒紊亂。周庭庭伏在他床邊睡得很熟，後腦杓一束散亂的馬尾也忘記

鬆開，他著迷地盯著她，忽然有種激昂的感動在他胃部充盈起來。

 

「庭庭，庭庭妳怎麼沒有回家？」

 

她被搖醒過來，迷迷糊糊地回答：「我想照顧你啊。」

 

「欸，妳這個笨蛋怎麼一點警覺也沒有，妳不怕我把妳吃••••••」

 

話沒說完，周庭庭就探過去吻住了他，起初只是一個試探性的碰觸，很快就演變成非

洲難民般的狼吞虎嚥。究竟是誰想把誰吃掉啊？一長串的亂碼如跑馬燈般在他腦中狂

奔，當他回過神來的時候，他被嚇出了一身冷汗，他看見自己正在瘋狂挺進，而周庭

庭勾住他的脖子不斷喊著「老師，我愛你」。他忘記告訴她，他所謂的愛情早就萎縮



成進進出出的黑洞，或許他的愛本來就畸形了點，但那也沒什麼不好，還是有很多女

人愛他，而且有點太多了。

 

然後他做了個夢，再熟悉不過的劇情，他變成一隻蠍子。但是這次不知道是哪個環節

出了錯，就在他等候周庭庭變成母蠍子把他啃食殆盡的當下，他似乎看見身下那張被

汗水洗過更顯晶亮的臉龐，正用迷幻的聲音呢喃：「小安，媽媽愛你喔」。

 

關於母親離開的種種細節都糊成了爛泥，也許永遠不會再清晰。

 

他的身世俗不可耐，母親在風化場所打滾並且父不詳，他從來不懂母親為什麼要生下

他，生了又不好好養，總是無視他的存在，聽不見他的渴望，在「母親」這張輪椅上

徹底癱瘓。有時候他倒寧願母親是真正的殘障，最好殘得猛烈一點，連站都站不起來

，這樣他就無從責怪母親的失職，更重要的是，她哪裡也去不了。

 

周庭庭不斷讓他聯想到母親，尤其當她在客廳裡練習單腳旋轉的時候。母親也是愛跳

舞的，但多半跳些只能搭配靡靡之音的隨性舞步，這跟她的工作場合有關，也或許是

母親本性淫蕩，跳起舞來特別風騷誘人。

 

不久後他在夜店認識了巴黎，那個纏人的女人當天就把東西搬進他家，從此他只好挑

她上班的時候讓周庭庭來家裡，一開始他還費心藏好巴黎的衣物和女鞋

 

，但後來仍然露出馬腳；怪的是周庭庭竟也沒有多問，好像他屋子裡登錄另一個女人

生活的事實壓根與她無關。他們就這樣在充斥第三者氣味的房間裡談著病態的戀愛

，有幾次周庭庭甚至誤穿了巴黎的內褲離開。

 

「妳讓我想到我媽。」

 

「為什麼？我和她一樣漂亮嗎？」她閃著期待的眼睛問。

 

他搖搖頭：「我不記得了。」

 

周庭庭氣惱地背過身去，雪白制服上滿是皺摺，那股淡雅的學生氣息也一併被壓傷。

 

「我小時候她就消失了，一群黑道份子闖進我家把她帶走，順便把我打了一頓。我醒

來之後不知道怎麼辦，就跑去巷口的雜貨店找阿公阿嬤，哭著說要跟他們一起住，我

還帶了我媽藏在櫥櫃裡的威士忌，想她的時候就喝一口，九歲那年我就是酒鬼了。」



 

「所以你再也沒有見過她？」

 

「嗯，可是很奇怪，妳出現的時候，我覺得好像再次見到了她，也說不上是哪裡像。

」他將她扳回來，「欸，周庭庭，妳不要也給我搞失蹤喔！」

 

她咯咯笑起來，他有些慌張，那笑聲讓他不舒服，覺得自己好像躺在縫紉機上被從頭

到腳答答答的穿刺，身體有無數個破洞忙著嘔吐，吐出來的全是無色無味無止盡的悲

傷。他悲傷地察覺到周庭庭有一天也會離開他，像母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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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經好幾天沒有聯絡到周庭庭了。

 

「教授，你最近有看到庭庭嗎？」

 

「庭庭？你女朋友啊？」

 

他尷尬地笑了，「哈哈，教授真是愛說笑，我講正經的啦，庭庭跑哪去了？她有回家

嗎？我要跟她約上課時間都約不到。」

 

「蠍子，你到底在說誰？哪個庭庭啊？」

 

「你女兒啊，周庭庭。」

 

教授拍拍他的肩，語氣裡含著一絲困惑和抱歉。「蠍子，我有兩個兒子，但是沒有女

兒。」

 

他愣在當場，驀然想起教授根本不姓周。

 

這只是周庭庭消失的第一步，接下來他震驚地發現，他的手機裡根本沒有一隻電話號

碼是周庭庭的，他懷疑自己是不是酒喝多了神智不清，偏偏他又從皮夾裡找到一支鑰

匙，分明是在咖啡廳見面的那次周庭庭塞給他的，這下他完全錯亂了。就連巴黎也受

夠了他的魂不守舍，打包好所有的行李倉促離去。

 

「你一定是劈腿了，為什麼不敢承認？」巴黎淒厲的喊叫，臨出門前還撿起一枚用過



的保險套往他臉上丟。

 

腥濃的液體沿著輪廓滑下，好情色的一張臉，他望著對面牆上的穿衣鏡，瞬間被激怒

了，本來就不想跟這些女人認真，何必活活受辱？他悻悻然地吼了回去：「對！上禮

拜五我還帶了一個高中生回來，她叫周庭庭，是我的家教學生！而且人家是處女，怎

麼樣，妳滿意了沒？滾啊！」

 

巴黎半個身子已經探出門外，他的視線僅能搭上她指尖一整排的水晶指甲，

 

巴黎本身就是指甲彩繪師，他卻不懂為什麼有人喜歡把指甲改造成裝甲車，再怎麼華

麗也是僵透死絕，一點也不像人類組織，如今它們被巴黎狠狠地握成拳頭，陷進掌心

裏去。

 

「上禮拜整整七天，我沒去上班都在家裡陪你。你到底什麼時候才肯去看精神科？」

 

巴黎甩上門走了，他有一秒鐘的悔恨想衝上去抱住她，搶下所有大包小包求她留下

，巴黎沒有錯，要逃離他的人應該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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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周庭庭的記憶像塊泡軟的海綿，脹得挺難受卻沒人伸手去擠，於是他什麼也沒想

起來，重蹈當年遺失母親的支離感受，反而讓他意外地想起十幾年前，擁有母親的生

活。

 

有幾次當他拉開大門的時候，驚喜地發現母親神采飛揚，沒有醉倒在門框上，然而這

份欣慰沒辦法持續太久，只要再將視線拉遠一點，總會看見一名臉孔陌生的中年男子

剛停好車，朝這邊走來。

 

「小安好乖，快回你房間睡覺，不可以出來喔！」

 

母親一個勁兒地把他往屋裡推，笑得很不自然。他的心臟像被丟進醋裡浸透，趁著母

親轉身去招呼客人進門的時候，他輕手輕腳地闖進了母親的房間，那具溫暖安逸如子

宮的衣櫃。

 

他太清楚接下來會看見什麼，所以他將衣櫃緊閉，踡縮在母親忘記摺疊收放的內衣褲

上頭，掛在鐵竿上的一整排洋裝、大衣騷動著他的鼻尖，一股廉價的香味瀰漫開來



，他深深吸了一口，每一吋憂傷的呼吸都挫傷了鼻腔的纖毛。接著他聽見母親放了她

最愛的英文歌曲「Glory Box」，性感憂鬱的女聲在唱些什麼他全然不解，長大後查

了好久才知道歌詞大概的意思：

 

「我已疲於玩弄這種迂迴的感情遊戲，我心將另覓所棲，請離我而去，找別的女孩繼

續，因為我早已成為媚惑男人的軀殼。只要給我一個愛你的理由，給我一個成為女人

的理由，我只想當個女人••••••」

 

許多人終其一生都在尋找另一個人，母親找的是男人而他找的是母親，母親想當一個

被愛的女人，為此她願意謀殺自己存在的價值，直到她的兒子再也找不到她。

 

他將衣櫃的門揭開一個小縫，含著小動物受傷般的眼神向外望，男人坐在床上抽菸

，一邊解開領帶一邊欣賞母親跳舞。「衣冠禽獸叔叔」，他擅自用國語課新學的成語

替男人命名。母親將右手高舉過頭，慵懶地旋轉著，一圈一圈逐漸脫離了歌曲沉穩的

節拍，在癲狂的離心力中母親笑得像個小女孩，周庭庭率真的笑容疊上母親的臉孔

，他看得頭暈，趕緊閉上眼睛，覺得自己被甩出了母親的世界但他無力阻止。

 

再次睜開眼的時候，衣冠禽獸叔叔已經變成了禽獸，他正渾身精光地壓在母親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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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你為什麼不來找我？我不是愛搞失蹤，只是喜歡被找到。

 

他在一片殘酷的光亮中驚醒，發現自己趴在沙發上，手臂垂倒在沙發邊緣，手心還死

命捏著一支鑰匙，只有忘記關掉的電視冷眼旁觀他的焦慮。

 

他想起周庭庭，她含著鮮奶油對他微笑的騷動表情，像一個上鎖的謎。他把鑰匙握得

更緊了，幾乎快要嵌進肉裡去，剜出牽著著血絲的真相。

 

「我一個人住，你要來嗎？老師。」

 

老師，再不快點找到我的話，你就要繼續當鬼了喔。

 

他繼續癱在沙發上，緊盯電視螢幕直到眼睛快要湧出眼眶，在強烈的聲光刺激下，被

他遺棄的往事一一顯影，他是隻蠍子，每當烏雲罩頂的時候他便用頭上的兩把大剪刀

剪斷黑暗，是他剪去母親，剪去周庭庭，剪去了他無法承擔的真實。



 

那個晚上，母親睡在衣櫃裡，嘴角啣著酒沫，沒有卸妝的臉貼在一件紫色的貂皮大衣

上，不時發出癡呆地笑。

 

母親回家沒多久，門外忽然幹聲四起，幾個彪形大漢拿著球棒和鐵鎚來撞門，他才剛

睡下，立刻被嚇出眼淚，咬住棉被不敢作聲。

 

「幹你娘操機掰！叫伊死出來！」

 

「肏，周庭庭！欠人幹是不是啦？出來啊！」

 

「啊那個賤人是在裡面給狗幹喔？開門啦！破麻！」

 

他奔進母親房裡，推她打她，拼命喊著媽媽、媽媽，她仍然毫無知覺地熟睡著。最後

他絕望了，當大門被敲爛的聲音傳來時，他抖著手從梳妝台的小抽屜裡找出一支鑰匙

，衝到母親跟前，將衣櫃的門關上，然後鎖緊。

 

他要保護母親，永遠不再讓她離開。

 

「周庭庭底叨位？」拉開大門的瞬間，帶頭的惡霸一腳踹在他肚子上。

 

他搖頭，緩慢而堅定，鼻子上立刻又挨了一拳。

 

「幹！婊仔子生啞狗！」

 

沒有人在乎他只有九歲，而且完全無辜，被徹頭徹尾毆打之後，他倒在客廳地板上嚐

到了自己的鼻血，他記不清那些人的樣貌，滿滿的刺青和刀疤糊住了他的視線，臨走

之前還有人往他臉上吐了一口檳榔渣。他們搜遍了家中各個角落，甚至踹爛了他的小

書桌，難不成他們以為母親是小叮噹，會從抽屜裡跳出來嗎？那為什麼沒有想到母親

會藏在衣櫃裡呢？

 

清醒過來的時候，天已經亮了，那是一個美好的星期天早晨，暖燙的陽光潑在他身上

，替他的傷消毒殺菌，他軟弱地哭嚎，唯一想做的只是掙脫記憶，趕快逃走。於是他

往書包裡塞滿了換洗衣物，還有一瓶從儲藏櫃裡偷拿的酒，直奔巷子口的雜貨店。

 

「唉唷，安仔！哩那ㄟ靠嘎安捏？阿嬤秀秀啦，乖！」



 

阿公阿嬤的兒孫都不在身邊，於是就把他當成寶貝來疼，他和兩個老人家一起生活了

好幾年，直到上國中才搬回自己家住。他再也沒有打開那扇門，甚至忘記衣櫃裡的母

親已經成了標本，理所當然的遺忘換來平靜，但他總是懷疑他的平靜為何如此悲傷。

 

明明就是你把我藏起來的。一個哀怨的聲音如走索一般，危險地在他腦中挪移。

 

他從沙發上匍匐起身，跌跌撞撞地走向母親的衣櫃，將鑰匙插進鎖孔，完全吻合的嵌

入聲如匕首般捅進他的心腔，他找到了，這就是周庭庭的家，她說過她一個人住，她

沒有騙他。一直以來相信的現實，原來是一場宿醉未醒的夢，夢裡的母親穿上雪白制

服，在零亂的衣物堆中跳舞，藕色百褶裙飄成一朵無塵的花。

 

他想起歷任床伴反覆問他的問題：「蠍，你到底在找什麼？」

 

「找我沒有的東西啊，找死吧，應該是這樣。」

 

他突然大笑起來，從衣櫃縫隙間飄出的腐味鬆弛了他的神經，他從未想過死亡的氣味

竟是這樣慾念橫流，還沒拉開衣櫃，他已經勃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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